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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新伟

半个月前，因为看望父母，回
了趟老家，见到了家乡的深刻变
化，因此写了这篇文章。

路通了，灯亮了，水甜了

从村口下车，向家里走去，一
路上街道干净，看不到一片垃圾。
迎面碰见炎德哥扛着扫帚走过来。

“回来了，新伟。”炎德哥向我打招
呼。“炎德哥，你这是干什么？”我
有些不解地问。“你不知道，现在咱
们村修了水泥路，需要有人打扫、
维护，我现在就干这个活儿。”没想
到，几个月没回老家，村里就铺上
了水泥路。“你看看，现在咱们村大
街小巷都是水泥路，想找到一段土
路都难，和以前大不一样了。”炎德
哥兴奋地说。

辞别了炎德哥，我急匆匆向家
走去。到了家里，母亲急忙给我倒
茶 喝 。“ 咦 ， 今 天 这 茶 怎 么 这 么
甜？”我问。“还没给你说呢，现在
咱们家装上了自来水，走，我带你
看看去。”母亲高兴地说。家里新装
了两个水龙头，一打开，清丝丝的
水就流了出来，真方便啊。“这自来
水啥时候装上的？”我问。“今年 4
月。”父亲在一旁说。父亲又说，路
是5月修好的。听着父亲的介绍，我
感慨万千：以前大街小巷都是土
路，路上凹凸不平，风一刮，尘土
飞扬，垃圾遍地。现在，骑上电动
车，一路畅通无阻。

正说话间，二姐来了，她来送
些菜。我看天快黑了，就催二姐
走，怕晚上路不好走。二姐笑着

说：“没事，从这儿到俺家，路上都
安的有路灯，像白天一样。骑上电
车，快得很，一会儿就到家了。”吃
过晚饭，送走了二姐，我向村部走
去，一路上，路灯亮如白昼。离村
部很远，就能听到广场舞的音乐声，
走近一看，村部广场灯火辉煌，人声
鼎沸，女人们在广场中央跳广场舞，
男人们有的在打篮球，有的在打乒乓
球，玩得不亦乐乎，每个人脸上都洋
溢着笑容。是啊，村里这几年发生了
很大变化，路通了，灯亮了，水甜
了，人们怎能不高兴？

老头老太看大戏

第二天，在家无事，母亲让我
和她一起到邻村看戏。到戏场一
看，正在演豫剧经典剧目 《穆桂英
挂帅》，台上演员唱得字正腔圆，台
下看得热血沸腾。观众里老年人居
多，母亲说，村里一部分年轻人打
工去了，一部分年轻人到附近工厂
上班，因此，白天没年轻人看戏。
很多老年人都是从三五里外赶来，
老头骑辆三轮车，带着老太太，三
轮车上摆着凳子，到了戏场，老头
坐在三轮车的座上，老太太坐在凳
子上看戏。以前可不是这样，那时
无论老少都站着看戏，看上半天
戏，累得腰酸背疼，两腿发麻，中
午还要赶回家吃饭。虽然戏场有卖
包子胡辣汤的，但大家除了给小孩
买点尝尝外，大人们是舍不得吃的。

正当我回想往事的时候，已经
到了中午，戏也不唱了。奇怪的
是，这些老年人没有一个急匆匆往
家赶的，而是涌到包子胡辣汤铺
前 。“ 老 板 ， 给 我 来 三 块 钱 的 包

子！”“老板，来两碗胡辣汤，加豆
腐脑的。”……做饭的师傅忙得不可
开交。老头、老太们吃着包子，喝
着 胡 辣 汤 ， 评 论 着 刚 才 看 的 戏 ，

“嘿，刚才那个穆桂英唱得真好。”
“ 那 还 用 说 ， 听 说 是 国 家 一 级 演
员。”“那咱们下午还要好好看呀。”

听着老年人的对话，我有些不
解地问母亲，这些老人现在怎么这
样“奢侈”？母亲告诉我，现在老年
人每月都有养老金，子女还给一些
零花钱，不像以前那样缺钱花了。
所以，老年人逢戏必看，场场不
拉，中午也不回家吃饭，就在戏场
买着吃。我明白了，原来节俭一辈
子的老年人也开始享受人生了。

是啊，现在老年人到了 60 岁就
领养老金，每月80元；到了80岁每
月增加到180元。老年人有了钱，自
然要享受生活了。

秀娥嫂的中国梦

下午，常到我们家串门的秀娥
嫂来了。她一见到我，就打开了话
匣子。秀娥嫂告诉我，今年春上，
她因为高血压住院，花了 5000 多
元，新农合报销了将近 4000 元，自
己只花了1000多元。“这都是党的政
策好啊。”母亲在一旁说。“可不
是，你看现在小孩上学不要钱了，
种地有粮食补贴，天旱有抗旱补
贴。你丰华哥今年 80 岁了，养老金
每月涨到了180元，我这个老太婆越
活越有劲了。”秀娥嫂激动地说。
（丰华哥虽然80岁了，但按辈分，我
喊他哥。）“秀娥嫂，听你这一说，
你已经步入小康社会了。”听了我的
话，大家都笑了起来。秀娥嫂感动
地说：“总之一句话，都是党的政策
好，都是习主席领导得好。十九大开
幕时，我和你丰华哥在电视上看了，
真是振奋人心。我这个老婆子也有
个中国梦。”“嫂，你的中国梦是啥
呀？”我打趣道。“就是俺家的孬蛋（秀
娥嫂的孙子）将来考个好大学，娶个
好媳妇。”秀娥嫂笑着说。“你等着吧，
十来年后肯定会实现。”我们都笑了。

在家短短几天，让我看到家乡
这几年的变化，无论是生活条件，
还是精神风貌。我相信，家乡一定
会更加美丽，村民生活会更加幸福！

乡村新事多

□李群涛

天气转凉，我把以前的冬衣套在身上，爱
人过来，看我身上犹如罩了一件大袍子，“扑
哧”笑了，“你‘清新脱俗’的身材已撑不起这
套庸俗的衣服啦！”

爱人的话让我不由得想起我的“油腻”人
生。

偶然的机会，从教师转行进入行政单位。
报到第一天中午，同事们热情安排了一场接风
宴。菜过五味，酒过三巡，不觉已是面红耳
赤，舌头僵硬得不听使唤，话匣子犹如打开的

“潘多拉”盒子，荤段子、玩笑话此起彼伏，空
气中弥漫着烧鸡的浓郁香味、大肉的肥腻酱
味、蒸鱼的刺鼻腥味，再加上吐沫飞溅、酒气
熏天、烟雾缭绕，满屋子都浑浊“油腻”起
来，意识开始逐渐模糊，耳朵开始逐渐迷糊。

从“油腻”的接风宴开始，自己慢慢适应
了这样的日子，似乎一天不参加酒宴就胃里难
受，原来120多斤的身材迅速变成180多斤，啤
酒肚、高血压、脂肪肝、血脂稠成为标配，自
己已经习以为常地接受了这样的“油腻”人生。

有一天，一股清新的“八项规定”政治
风，猛烈地刮了过来，这股风吹到了单位，犹
如注入清新剂一般，有种久违的味道渗入心
扉。我思考良久，决定戒酒。

戒酒后参加的第一个饭局是升学宴，朋友
的孩子被东北某大学录取，离家千里，见面日
稀，应该欢送，作为朋友，捧场道贺，在所难
免。酒桌老规矩：菜过五味，饭局开始，首先
是举杯共贺。朋友们共同起身，端起酒杯，满
脸堆笑，同声恭喜。在酒杯即将“哐”地碰在
一起时，一堆晶莹透亮的酒杯中间，多出一个
格 格 不 入 的 茶 杯 。 朋 友 们 的 目 光 顺 着 茶 杯

“唰”地一下聚焦到我身上。“干吗呢？搞什么
特殊？”各种质疑声铺天盖地向我压过来。“对
不起，哥们，单位下发禁酒令，我宣布戒酒
了！”我唯唯诺诺地回答。“开啥玩笑？”“这货
是不是不想和我们混了？”“孩子上大学，你难
道不高兴？”“这货是不是恶心俺们几个？”……
一轮又一轮的挖苦话、风凉话、激将话，伴随
着酒味、烟味，一股脑儿地砸进我的心里、灌
进我的耳里。“随你们咋说吧，我就是不再沾
酒！”我索性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
打定主意不喝酒。“男人不喝酒，以后谁还跟你
玩啊！”“哈哈哈，来来来，咱们干！”一片轰轰
烈烈的气氛中，我尴尬地被冷落一旁，一筷子
接着一筷子地夹菜。

第二场饭局、第三场饭局、第四场饭局、
第五场饭局……在不断的邀请和不断的拒绝
中，饭局越来越少，酒友越来越远，血压逐渐
下降，脂肪肝逐渐消失，体重逐渐回落。陪同
家人的时间越来越多，读书喝茶的时间越来越
多，久违的家宴味道又浸透脾胃，久违的爱人
的笑脸又常现眼前。

于是，本人也开始变得“清新脱俗”了。

再见，
我的“油腻”人生

□邢德安

最 近 几 天 ， 电 视 信 号 一 直 不
好，打开电视，不是星星点点，便
是条条雨道。于是，打电话请来了
修闭路电视的师傅。

他们先是打开电视机看了一会
儿，说，可能是信号线接头插座松
了，便把插座剪掉直接接到了电视
机上，结果还和原先一样。后来又
到屋外换了一个分路器，再试仍然
如初。我有些不乐。这时，一位师
傅对我说：“ 大叔，您这里使用的
还是原来的模拟信号传输方式，已
经落后了。我们正在改建新的数字
传输线路，现在县城的改装已经结
束，农村正在快速进行，您再委屈

一些时侯，最迟到年底就可以看上
清晰的电视了。”

师傅的话说得诚恳，我也没别
的话可说。望着他们的车子远去，
我突然好像发现了些什么。以前，
我们整天和土地、粮食打交道，关
心的是吃饱穿暖，脑子里是伯叔爷
们的影子。可是，不知何时，却和
一些原本不认识的人有了来往。修
线路的、送煤气的、抄水表的、送
快递的等，这些人和事儿原来都和我
们不相干，如今都挂上了钩。儿时曾
为家里安了一只舌簧喇叭而兴奋得
睡不着觉，后来又因为有了收音机而
拆掉了喇叭线。电视机的出现开阔
了人们的视野，从小的，到大的，从黑
白的，到彩色的，换个不停。

是人们不知道俭省节约、铺张
浪费吗？似乎也不是。有商品就有
市场，有供给就有需求。小孩总是
要长大的，闺女也不能总是穿娘的
鞋。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诚然可
贵，但我们也有实力向往更加富裕
的生活。不知是社会发展得太快，
还是人们的需求日渐增加，总觉得
生活在不停变化，今天和昨天都不
一样。相信十九大后，我们的生活
会越变越美好！

生活越变越美好


